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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从2009年秋季学

期开始正式实施，就该计划的具体内容及实施情

况，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袁驷。

记者：清华大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人才

培养方面有很多建树，请您谈谈清华大学在培养

人才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探索？ 

袁驷：从清华大学百年发展的历史来看，学

校始终把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作为自己不可推卸

的、应为全社会承担的使命和责任。清华大学有一

个提法：人才培养是我们大学的根本任务。人才培

养的关键就是要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如何提高人

才培养的质量是我们必须要认真考虑、时刻都要负

责任的事情。	

清华在这方面是有传统的，大概从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起，清华就开始探索如何用新模式来培

养少而精的拔尖学生的工作。1998年清华大学开办

数学物理基础科学班，2003年成立化生基础科学

班，2005年成立人文科学实验班和社会科学实验

班，2006年成立计算机科学实验班，2007年开设

经济与金融国际班，2009年航天航空学院又开设钱

学森力学班。

去年为加大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力度，学校

起草了一个文件：《清华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本科

教育教学工作，促进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若干意

见》。《意见》有一整套思路和想法，通俗地说就

是“给通才拓宽通道，为天才开辟空间”。在这个

文件中明确提出的一项举措就是实施“清华学堂人

才培养计划”。这项人才培养计划其实不是一个无

中生有的计划，是在之前若干年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探索实施的基础上，把我们在一些基础学科中已有

的、成熟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整合和升级。

给通才拓宽通道  为天才开辟空间
——访清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袁驷

记者：用“清华学堂”来冠名人才培养计划

有什么样的考虑？

袁驷：清华学堂建筑本身是清华历史悠久的

建筑，同时清华建校之初的校名也叫清华学堂，

它在长期的发展中一直和人才培养有着非常密切

的关系。比如最早期的时候曾经作为高等科学生

的宿舍和教室。上世纪20年代清华建立国学门，

当时著名的四大国学导师梁启超等人传道授业的

场所也是在清华学堂。很多学生都曾在清华学堂

学习过，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先生在回忆清华学

堂的经历时专门写到“清华学堂在我的心目中实

际上是清华天堂”。学校用清华学堂命名这个培

养计划，希望通过清华的文化底蕴来激励学生，

使他们不忘清华的文化积淀和历史，激励他们更

有责任感，奋发向上。

从物理空间上看，前些年清华学堂是行政

办公的场所，现在学校决定把这个建筑腾出来作

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特色基地，体现了学校以

学生为主体，以人才培养为根本，将多方面办学

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的理念。从教学设计来

讲，把不同学科的学生集中在一个物理空间中，

我们也可以设计一些交叉学科的培养环境，比如

学数学的学点物理，学点生物，学点信息，这样

交叉学科的互相交流也容易实施了。

记者：具体而言，我们怎么样选拔人才？标

准是什么？

袁驷：首先我们在进行这个计划的时候十分

慎重，希望提炼出一些更清晰的思路。我们选学

生主要有三个标准：有兴趣、有天赋、肯投入，

不以分数为标志。清华大学的学生整体上非常优

秀，但是每个学生的个性不一样、特长不一样，

○ 本刊记者 黄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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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让一些学生立志于学术的发展。在多元化

社会，机会很多，诱惑很多，学生如果能够沉下

心来，有想在学术领域攀登高峰的愿望是很好

的，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引导。

清华大学的老校长蒋南翔说过要建立三个代表

队，其中一个就是对学习拔尖的学生要建立科学登

山队。所以我们对进入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的学

生有一个定位——	他们是“领跑者”。对于进了

这个计划的学生，说明他们在目前阶段成绩优秀，

对这个学科有浓厚的兴趣和志向，学校给予激励和

鼓励，我们要告诉他们所承担的使命和责任，希望

他们起到示范和引领的作用，带动全校其他院系所

有学生来攀登高峰。让优秀学生起到领跑者的示范

和引领作用是我们的一个根本理念。

记者：那是不是说人员会有一定的流动性？ 

袁驷：对，要流动起来。这个计划里的学生

怎么进、怎么出现在没有统一的模式，一部分是

从招生直接进来的，但是这是较少的部分。另一

部分是在学生学习完大学一、二年级课程之后再

挑选，而且各个班不一样：有的班做法就是“双

下标”，即学生进入这个计划，但是行政班不

变；还有的是“单下标”，就是选拨学生单独组

成学堂班。现在钱学森班的学生跟行政班的同学

住在一个宿舍，平时他们做作业，整个宿舍的人

都跟着一起做，起到了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但

是这些模范过一段时间就可能要流动流动，像马

拉松长跑似的，这些学生是第一阵营，希望起引

领和示范作用。这对领跑者和其他同学来说都是

一个促进。

也许最后真正夺冠的不是这些学生，但是如

果通过这个计划把其他学生带起来，促使计划外

的学生争先恐后，最后登峰冲顶，那也是这个计

划的成功。

记者：此次的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与以往

的人才培养计划相比有什么不同？

袁驷：清华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探索上有着

很长时间的历史，包括在实验班方面也做了很多尝

试，但是做了这个计划以后，我们仍然感觉到一些

不同，其中之一就是进一步调动了院系和教师对人

才培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简单说，现在学堂计划

各个班不是“要我做”，而是“我要做”，而且是

大家一起集思广益。目前各个学科都很主动、很积

极，而且有自己的探讨和思索。

因为要尊重各个学科人才成长的不同规律，

所以在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实施过程中有多样

化的模式尝试，探索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学校

很多著名的教授、院士都投入其中，有些理论探

索甚至到了很深入的程度：到底什么是拔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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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泉水教授在钱学森力学班工作研讨会上发言

数理基科班

清华大学1998年在杨振宁教授

的提议下创建数学物理基础科学班，

简称“数理基科班”。它是国内最早

建立的按数理大类培养的特色班，招

收对物理、数学等基础学科有爱好和

专长的学生。目标是为数学、物理学

等基础学科培养有创新意识和有国际

链接

竞争能力的人才，也为与基础科学

密切相关的其他学科培养具有开拓

精神和良好理科素养的新型人才。

“择天下高士而师之，选天下良才

而育之”是该班的主要特色。

数理基科班至今已有8届学生共

839人毕业，其中277人在国内免试

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135人出国深

造。许多同学在本科期间就在世界

一流杂志上发表了多篇论文。清华

大学数理基科班在国外一流高校中

享有很高的声誉，每年都有很多学

生获得国外著名大学的全奖博士录

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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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的途径应该是什么？包括对于教师责

任的考虑，谢维和副校长曾指出，原来说教师是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工程师强调的是对目标物的

塑造和雕刻，是按照“我”预想的模式。而我们

实际上培养的人才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对于这

些问题都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探讨，也是我们非常

高兴看到的现象。

我们选学生主要有三个标准，教师的配备也

是三个标准，即“两有”和“一肯”：有热情、

有水平、肯投入。目前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第

一批项目有四个班：由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教授

带领的计算机科学实验班，固体力学专家、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郑泉水教授带领的钱学森力学班，

菲尔茨奖和沃尔夫奖获得者丘成桐教授带领的清

华学堂数学班，中国科学院院士朱邦芬教授带领

的清华学堂物理班。

今年我们预期还有两个学科进入这个计划，

一个是化学班，由化学系系主任张希院士作为首

席教授；另一个是生命科学班，由“千人计划”

国家特聘专家施一公教授作首席教授。

记者：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的终极目标是

否要培养某个领域的拔尖学术人才，像他们的教

授一样，能够引领这个领域学术发展的人才？

袁驷：这是目标之一，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

划确实要为有志于攀登世界科学高峰的优秀学子

创造环境，使其将来能够成长为拔尖创新人才，

脱颖而出。另外一个目标就是我所说的，目前他

们是领跑者，我们希望以他们的示范和引领，带

动清华大学整体教育质量和水平的提高。清华学

堂人才培养计划是我们整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

系中的举措之一，我们还有其他的举措，但是希

望它起到示范和引领的作用。	

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实际上也是我们想

进行教学模式改革的一个尝试和实验。学堂计划

里每个班的模式都不一样，教无定法，各种方法

都能教出人才来，甚至学生自学成才也是有的。

但是每个老师就像教练，各个教练都有不同的风

格，有自己的特点和特色，所以教学模式的改革

我们先做小范围的尝试和实验，有些比较成熟

的，适合在整体上推广的再进行推广。

记者：社会上存在这样的疑惑：清华招的原

本都是最优秀的学生，学校再做类似的计划，就

是说这些学生不全都是拔尖创新型人才，那是不

是会产生不公平？

袁驷：我们在酝酿这个计划之前也有很多

类似的讨论。学校去年提出，要“给通才拓宽通

道，为天才开辟空间”，其实这也反映了学校的

多样化培养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就是对学生的教

育要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包括到社会上以后的多

样化选择等等。经过讨论，大家的基本共识是，

教育公平其实是指受教育权利和受教育机会的公

平，而且教育公平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为每一个

受教育者，也就是人的充分发展提供充分选择的

机会。

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选择学生的标准很

简单，就是这个学生有天赋，有学术热情又肯投

入。尽管未来同学们的发展可以有多样化的选

择，可以在方方面面都成为很优秀的人物，但是

我们这个计划起码在目前的实施阶段目标定得很

单纯，就是希望在优秀的学术人才培养方面先做

一些探索。	

记者：从计划实施到现在有将近一年的时间

了，学校从中得出哪些经验，能帮助我们作出更

好的改良？ 

袁驷：我们正处在总结和思考的过程中。

这一年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进展得比我们预期

要好。2008年1月份我刚任学校主管教学的副校

长时，教育部原部长、清华大学原副校长何东昌

先生给我提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要你给一个

班，约60～90个学生上课，这门课有一定的难度

要求，你会把这个难度定在什么位置上？	

我把它叫做“何东昌之问”，这个问题推

而广之，可以放大到全校学生的范围。我回答何

老，我有一个赶羊和牵羊的理论。

过去我们强调不让一个学生掉队，这听起

来很公平，能够保证及格率。但是这样的话头羊

没有方向，比较盲目，没有人对他起拉动和激励

作用，头羊吃不饱，后面是吃饱了但消化不了。

所以我就转变了一下思维，能不能改成在前面牵

羊，让头羊带动整体羊群往前行进。于是我开始

追求优秀率，每年考试下来都要优秀率（90分

以上者）达到20%～25%。这样，教学难度就定

在前1/3学生的位置，如果他们能跟得上，我们

就往前推进，后2/3的学生就靠前1/3的学生来

带动和牵引，当然，对极为困难的学生我们也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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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一些辅导。结果发现，追求优秀率的导向最后

并不一定以不及格率的提高作为代价，整体的水

平和质量得到了提高，及格率反而上来了。这就

是领跑者的引领作用发挥出来了，其他学生看到

前面1/3甚至一半的学生对这个课程都能学得那

么好，我怎么就不行？一咬牙、一跺脚，就努力

跟上来了。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的设计也是将

“牵羊”理论考虑进来，所以有了“领跑者”的

理念。

记者：在您看来拔尖创新人才首先是什么样的

人才？这些拔尖创新人才对于学校意味着什么？ 

袁驷：拔尖创新人才的内涵是多样性的，我

觉得在某些方面有特色、有特长的人才都应该属

于拔尖创新人才，行行出状元。清华学堂人才培

养计划现阶段是针对基础学科的，但是文科、工

科，包括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有拔尖创新人才。而

且，并不是说在基层踏踏实实工作的人就不是拔

尖人才，一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业绩突出，

比别人优秀，就是拔尖人才。

学生在学校培养的阶段还不是拔尖创新人

才，他将来还是要成长的，学校只是为他创造条

件。打比方来说，拔尖创新人才是卫星，学校做

的只是火箭加速的工作，包括一级火箭加速、二

级火箭加速、三级火箭加速，真正将来进入卫星

轨道可以自己运行的时候，他才是拔尖创新人

才。我们现在是给他做加速的工作，让他将来能

够脱颖而出。

记者：您的人才培养观是什么样的？

袁驷：我认为，学校要树立一个“全周期”

的人才培养质量观。

所谓“全周期”是说，大学不能光管大学

这一段，我们要关注三个质量：一是招生的生源

质量；二是学生在学校期间的培养质量；三是学

生就业之后的发展质量，这就是“全周期”。我

们有这么一个看法：人才质量是教育教学质量的

试金石和标志。教学再好，最后如果培养不出高

水平的人才，就很难说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是高

的。清华大学注重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为本，

但大学只是整个人才培养链条中的一段，如果学

生最后毕业入错了门将来也是很难成才的，所以

我们必须同时注意到“全周期”中前后几个阶

段，把它们都纳入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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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首届钱学森力学班开班仪式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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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轩

在清华大学二校门北面的大草坪东边，

矗立着一座式样别致的二层楼房。此楼为德

国古典风格，青砖红瓦，坡顶陡起，这就是

清华校园中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清华学堂

大楼。在清华建校初期兴建的第一批校舍

中，清华学堂大楼被称为“一院”或“一院

大楼”。	

1909年清政府成立游美学务处，负责

直接选派学生游美，同时着手筹设游美肄业

馆。1910年12月，游美肄业馆选定清华园为

校址，改名为“清华学堂”。之后，清末兼

管学部和外务部的军机大臣那桐于宣统辛亥

年（1911年）为清华学堂题写了校名。我们

今天看到的清华学堂大楼大门外，正额“清

华学堂”四字即为那桐手书。	

清华学堂大楼分西部、东部两期建成。

其西部建于1909～1911年，学校同期兴建的还

有二院（在清华学堂以北、电机馆的西边，现

已拆除）、三院（在大礼堂以北，现已拆除，

在其原址扩建新图书馆）、同方部等一批建

筑。俟这批建筑基本竣工后，清华学堂于1911

年4月29日在清华园开学，这就是清华历史的

开端。周诒春校长到职后积极筹备改办大学，

在任职期间（1913年8月～1918年1月）又盖了

一批适应未来大学需要的高标准建筑（清华著

名的“四大建筑”——大礼堂、图书馆、科学

馆、体育馆均始建于周诒春任内）。其间，

1916年清华学堂大楼向东进行了扩建，扩建后

总建筑面积达4560平方米。当时清华学堂是清

华园内第一座“大楼”，虽然高不过两层，但

因四大建筑那时还未落成，故在当时的校园建

筑中已是鹤立鸡群了。	

清华学堂大楼西部建成后成为高等科学

生的教室，东部建成后曾是高等科毕业班的

学生宿舍，所以历史上也称“高等科”。高

等科宿舍的设施相当华丽舒适，有闪闪发亮

的打蜡地板，能抵御北方风沙的双层拉窗。

据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的梁实秋先生回

忆：“临毕业前一年是最舒服的一年，搬到

向往已久的大楼里面去住，别是一番滋味。

这一部分的宿舍有较好的设备，床是钢丝

的，屋里有暖气炉，厕所里面有淋浴有抽水

马桶。不过也有人不能适应抽水马桶，以为

做这种事而不采取蹲的姿势是无法达成任务

清华的第一座楼——清华学堂

的……”在这里，当时清华学校的学生在毕

业留洋前，已可以预先领略一下西方的生活

方式了。	

上世纪20年代，清华学堂曾是培养国

学人才的摇篮。1925年，曹云祥校长执掌校

政时，清华增设新制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

学校特别注意延聘名师，先后聘请了王国

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著名学者担

任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他们和考古

学家李济、文学家吴宓等荟萃于清华学堂，

培养学生分别研究中国文、史、哲诸学。国

学研究院开设了古史新证（王国维先生）、

中国通史（梁启超先生）、方言学（赵元任

先生）、人文学（李济先生）等课程，除中

国通史在同方部外，其余课程均在清华学堂

117号教室讲授。由于种种原因，清华国学

院于1929年终结。国学院存在的时间虽短，

但为我国培养了一代国学专家，其中成就卓

著为人们所熟知的有：姚明达、罗根泽、陈

守寔、刘盼遂、刘节、陆侃如、谢国桢、王

力、高亨、王静如、徐中舒、姜亮夫、戴家

祥、蒋天枢、朱芳圃等。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校的教学、行

政等领导机构基本都设在清华学堂大楼里。

解放初期，学堂西部仍是校领导机关（校委

会）所在地，东部的一部分曾用作中共清华

党总支的办公室。50年代以后，梁思成为主

任的清华建筑系迁入此楼，清华学堂大楼成

为建筑系专用系馆。那时，人们步入清华学

堂，会看到门厅和长廊上悬挂了琳琅满目的

名画，感受到浓厚的文化艺术气息。然而在

“文革”期间，清华学堂大楼因年久失修遭

到了严重损坏。“文革”结束后，关于如何

处理这座残旧的建筑，曾存在着不同的意

见。在刘达校长的坚持下，由张维副校长亲

自向技术室下达修缮加固任务。1978年底学

校基建处许大华等人经丈量重新绘制了档案

馆目前仅存的清华学堂的建筑图。在翻修过

程中拆除了一楼腐朽的木地板，填平了积水

的地下室；为了抗震还用钢材加固了二层楼

板和整体结构，外观也被修葺刷新。如今清

华学堂建筑面积仅有3600平方米，作为清华

园内早期的文物建筑被保留了下来。但是屋

面原为红瓦，现为（内侧）灰（外侧）红两

色瓦。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为精密仪器

系工程制图教研组所用，并有全校公用制图

教室。后来，清华学堂大楼曾作为学校研究

生院、教务处、科技处、注册中心等机构的

办公场所。2009年秋季学期，清华学堂人才

培养计划启动之后，清华学堂还诸于学生，

成为该计划的专用场所和培养基地。	

清华学堂大楼作为早期清华的象征，始

终保持着她那特有的历史魅力，留在了一代

代清华学子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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